
这几面“墙壁”的“合力”才能明确这两种语言的界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又会

使用起老办法来，在几面“墙壁”集中分布的区域大概地又以这一片区域为一面新的且是大

局上的“墙壁”，而这面“墙壁”大概就是在这个大杂院里头的“公共空间”或者“公摊面

积”里头的，并由此来界别两种语言。

方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在这一块过渡的区域中，正由于边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问题，两种语言的交互性在这

里表现得尤为得明显，两种语言在这片交界得地域进行一系列的接触和交际，在这种情况下，

两种方言会出现许多的共性，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都还保有能够使它们双方区别开

来的一系列的特征，这使得它们不至于混合，这也许就是索氏所说的交际性和乡土根性。根

据华南师大卢坚伟先生的研究，电白的霞洞镇是闽语和客家话的交界地，正是处于过渡地带

中，卢先生在霞洞镇选取了地理距离并不遥远的两条村作为方言的采集点，对比了这两个方

言采集点的词汇，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两种方言在词汇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两

种方言中，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存在着两种方言的词汇借贷现象，例如：头发、米汤、

萝卜等词的方言说法存在着客家话向闽语借贷的情况，而糕点、玉米以及雨衣等词的方言说

法又存在着闽语向客家话借贷的情况，【5】从这些说法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语言具

有很强的交际性，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在语素和语序、代词和副词上，这两种语言还是有

很大的差异的，而这些差距，足以使这两种语言清晰地区别开来，而不使其混为一种，从这

个程度上来说，便是乡土根性发生作用了。

通过这个简明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在互相接触的两种语言中，总会出现这种现

象，两种语言或者方言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使得这两种语言，有着一定的相同，却

不见得一致，这就是交际性和乡土根性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当然了，我在这里所举出的例

子是从小维度上验证的结果，但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我这里是仅从霞洞镇的范围上来说的，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范围扩大到电白区，甚至是其所在的市，问题又不太一样了，相对于电白

外的一个地区的语言，那么同在霞洞镇内部的两种方言就成为了关系更为亲密的内部的语言，

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就比它们之间的任意一个和位于电白区外的某一种关系并不那么密切的

语言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在和“外部”的比较下，乡土根性所造成的差异性又成主流了，相

比之下，研究位于同一个“内部”的客家话和闽语，交际性所造成的共同性又变成主流问题

了。

总而言之，索绪尔的相关的理论是极具现实依据的，虽然索绪尔是基于西方的语言现象

进行研究的，但是语言的规律是共同的，索氏的研究理论，来到中国，也是依旧适用的，尤

其是我们当下热门的方言学，更是可以完美的对应和诠释索氏的理论，本读书报告，上面的

论述，就是将索氏的理论和我们生活中的方言结合起来，让我们对其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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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共时语言学，窥探语言学规律

——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

2020 级汉基 1 班梁海诗

大二新设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我初次触碰到语言学的冰山一

角。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们需要研读费尔迪南.德 索绪尔的《普通语

言学教程》的其中一部分，老师给出的是商务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的版本，我挑选了七部分中的第二编：共时语言学。

作为一名语言学的入门者，我对共时语言学可谓是完全闻所未闻，

研读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认知上的困难，几度想要抛书不顾，最后还是

顽强地以学者须有学术精神来激励自己读完了共时语言学此编。

那么，我首先需要弄懂的是，共时语言学究竟是何方神圣？索绪

尔在书中指出，“一般共时语言学的目的是要确立任何特异共时系统

的基本原则，任何语言状态的构成因素。”按我的理解，也就是说，

共时语言学主要是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来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和

解释语言状态的细节，截取某一段时间为研究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研究语言状态时关于时间划定的问题。

语言是有具体实体的，借助这些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得

以进行这门科学的研究。语言的实体不是无端存在、预先划定的，只

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要避免抓住一部分就以为已经抓

住整体的危险。语言实体要划定界限，把它同音链中围绕着它的一切

分开，这就自然促使了单位的出现，在语言学中，单位的定义是：在



语链中排除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能指的一段音响。各个单位

的划分要求与音响链条的区分同概念链条的区分相符，这是一种一一

对应的划分方式。索绪尔提出的平行链条式的单位划分方法很新颖，

把不能触摸的、虚无的音响和概念转化成了肉眼可见的实体，这大大

方便了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契合了本书编撰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目的。

这种化虚为实的研究方法在此书中多次可见，例如本编中谈及语言的

形成过程时，用平面图示意了观念和声音对语言形成的助力关系，精

巧地阐释了语言是在观念和声音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

制定它的单位的。又如，谈及语言的连带关系，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

的关系图来表明语言系统里各项要素的关系和要素的价值存在的必

要条件；谈及语言的联想关系时，用辐合式的示意图来表示人脑中思

维的反应跳跃；谈及集合的双重系统运行机制，借用数学中的树状分

叉法来形象表现人的意识运行方式。这启发了我研究语言学本身就是

充满困难和挑战的，要学会巧妙应用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小知识来便

利自身的研究，化抽象为具体，以更直观清晰地理清繁杂的研究里细

枝末节之间的关系。

语言的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而凸显实体的系统特征得

到验证之后，接下来需要弄懂共时的同一性、现实性、价值等概念。

索绪尔认为，共时的同一性指的是一种同样有趣的同一性，每次构成

实体的相同条件得以实现，我们就得到相同的实体。共时的同一性不

是在于物质上的同一性，也不是在于意义上的同一性，而是在于一些

亟待探讨的要素。共时的现实性以词类的划分为例，与某种在语言的



系统中占有地位，并受语言系统的制约的东西相对应，要设法抓住语

言的具体实体才能接触现实，避免产生错觉而在研究道路上犯下一些

轻率的错误。共时性价值的概念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

念，只有当一个要素本身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

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衡的，

从实践的观点看，从单位着手有利于说明词汇的多样性。在对陌生的

概念下定义和探讨时，我们要注意多方面多角度的进行探讨，多做有

意义的假设和比较，作者在阐释上述概念时便是通过大量的事实和不

断的发问来推动研究命题的层层深入的。

语言的价值是语言机构最重要的方面，我觉得这可以称为语言学

者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单纯的物质上的价值不同，语言的价值

有三个基本的探讨角度。

索绪尔指出，语言的价值，一是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

我们只需从观念和声音两个要素来考虑语言的价值。语言学在这两类

要素相结合的边缘地区进行工作，这种结合产生的只是形式，如同水

面与空气接触时的波浪起伏观念和声音的结合是任意的，符号的产生

也是任意的。这就导致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对它加以

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

二是从概念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词的任务不是表达预先规定了

的概念，而是表达由系统发出的价值。这启发我，我们不能简单地断

言一样东西就是某种事物，要从它以及它相联系的事物出发，根据系

统中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价值。



三是要从物质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在词里，重要的是使这个词

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差别。声音是一种物质要素，本身不属于语言，

对于语言只是次要的东西。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

的，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索绪尔在这里

的阐释有些许深奥，逻辑严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也不能完全读懂。

为什么从物质方面考虑不能直接从物质本身出发，而是要环绕物质和

它所处的环境和关系来考虑呢？索绪尔举了语言符号的变化的例子

来加以说明，符号通过相对位置的差别而起作用，同样，文字的价值

也在相互对立中而起作用。没有声音上的差别对立，语言将无法产生

确切的价值。

四是从整体来考虑符号。语言中只有由语言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

和声音差别，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是有差别的和纯粹的，但是二者

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我大胆猜想，整体是平衡的，遵循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规律，其中一个要素的改变，会触发系统中另一要素的改变，

促使整体的系统始终能维持平衡。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主要有句段关系和联

想关系。这大概是本编中我最容易理解的一章，读至此处，心中终于

有些安慰，暗字庆幸自己幸好并非对共时语言学一窍不通。在区分这

两大关系时，抓住句段关系的现实性、联想关系的记忆性，句段关系

的要素在同一空间维度出现，联想关系则存在于人脑与现实两个空间，

二者的区别便显而易见，易于捕捉。要注意的是，一切按正规的形式

构成的句段类型都应该认为是语言的，语言的确定类型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由人们记忆中相当数量属于同一类型的词确定的。联想系列

中没有确定的顺序和没有一定的数目，具有很强大的任意性。

句段关系和连带关系服务于语言的机构，指挥着语言系统的有序

运行。正如索绪尔在书中所言，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想配合的建

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需的。集合的两种形式同时

运行，观念唤起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由此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需的对

立。我们要注意符号之间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抓住事物的对

立统一性，全面地看待研究对象。在语言内部中整个演化运动的标志

是论证性与任意性之间的往返变化。作者此处生动的讲解引人入胜，

语言机构仿佛在我眼前如潮水般活了起来。

在本编尾部，索绪尔给传统的语法做了新的合理的区分，并且进

一步解说了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从联想和句段两个方面考虑了

抽象实体的存在，最终又回归于具体实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

具体的物质单位创造价值，并且这些物质单位必须排列成某种顺序才

会实现。物质与它的意义和功能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总之，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相对，通过对同一时代的

语言的具体实体的确定来划分单位，通过共时性的同一性和现实性来

确定具体实体，通过语言在组织思想上、概念上、物质上、整体上的

作用来考虑语言的价值，通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来维持语言机构的

运行和平衡，通过语法合理的区分进而阐释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

读完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我被语言学的神秘与奥妙大大触动了，

仅是普通语言学里的小小一面便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语言学家的每



一处小小成就想必都经过了超常的努力与毅力，我以后需要以更加勤

勉的态度去汲取前人整理的精华，语言学只是众多学科的一个门类，

而我此次所看到的又仅是语言学里一点小小的皮毛，便已经为之震慑，

学海无涯，日后须当日益上进！



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

2020 级汉基 1 班黎思淇

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语言种类多到数不胜数，不同地方的人们口中所说的语言皆有差别。

不用说一个洲一个国家如此庞大，就连一个省内，甚至是一个城市，市区和乡野的人们语言

可能也会有些微的差别。如果说语言的差异在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是人们能看到的，但是空

间上的差异却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大学里面，周围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很容易就能

发现，不同地方的同学所说的话是不同的。比如广州人，大多讲的是粤语；又比如东北人，

嘴里的东北味可浓着呢。在读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后，我对于

语言的差异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我看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应是地理上的差异，地理

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巨大。

地理，指是世界或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要素的统称。自然环境又分为气候、地形

等方面。从气候的影响因素来说，气候的不同对语言的发展变化起着巨大作用。好比如气候

寒冷，多大风大雪天气的东北，对于东北人的形象，我们一直是有着豪爽、奔放、热情等形

容词的。而我猜想，在气候寒冷的东北，人们说话豪爽大方，高声言语，时常说到面红耳赤，

这样奔放而又爽朗的语言，大概会有助于当地的居民抵御寒冷。在满是风雪的严寒之冬，人

们高声言语，热情似火，也能让彼此之间感到更加温暖。又比如在夏热冬温，四季分明，气

候宜人的江浙一带，人们大多操着一口流利的江淮官话，轻声细语，柔情似水。在宜人舒适

的气候下生活，大概人们的生活也轻松下来，在柔情满满的语言之中，也不难听出他们对于

舒适环境下的满足和享受。在我看来，语言的语气语调差异方面，气候的不同在其中起的作

用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而在地形方面来说，一个地方语言差异的大小和语言种类的多少跟地形因素的关系是紧

密相连的。语言事实的传播，跟任何习惯一样，比如风尚一样，都受着同样一些规律的支配。

就如索绪尔所著中言道：“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

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即‘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

力量。”而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

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且我认为这种乡土根性，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一些地

形较为封闭的地区。比如在一些地形崎岖，高山遍布的地方，在那里的人们大多只会说他们

一方的语言，且那个地区的语言一般较为统一，分歧较少。这是因为地形因素在起作用。在

这些地形崎岖，危险重重的地区，人们的交往自然会减少甚至于无，并且在这些地形较为封

闭的地区，人口本就不多，更有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出严重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便没有外

来语言的侵入和渗透，这些地区的语言更趋向于单一，差别极少甚至于是没有。比如我们国

家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他们有些居住在高山之上，与外界的联系甚少，还有很多少数民

族人民不识汉字、不懂汉语，在整个村子里面人们都是只会说专属于他们的带着乡土根性的

语言。而在一些地形平坦，交通方便的地方，人类的交流阻碍少，交际则在语言发展中起着

重要作用。交际使得人们不能不沟通。把他方的过客引到一个村庄里来的是它，在一个节日

或集市里面把一部分居民调动起来的是它，把各地区的人组成军队的是它，如此等等。语言

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在交际中，不同地方的人们免不了互相交流，在交流中，更多

的人带来了更多不同的语言，这些本不是当地的语言又被带来之人的儿女传承下去，如此一



来，在一些地形平坦的地方，语言的种类自然丰富起来，这些地区的语言更趋向于多样化。

比如地形平坦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当地的人口众多，走在路上可以听到许多种不一样的

语言，例如普通话、粤语、闽南语、东北话等等，多样的语言形成了一首美妙的歌曲。

社会要素也是地理之中另一大方面，社会要素自然也对语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而我认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的原因，社会要素是其中

之一。正如索绪尔所言，我们说不出高德语止于何处，地德语止于何处，同样，也不能在德

语和荷兰语之间或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在有些极端的地点，我们可以有把

握地说：“这里说法语，这里说意大利语。”但是一进入中间地带，这种区别就模糊了。是的，

就算是有人曾设想在两种语言之间有一个比较狭小地密集地带作为过渡，例如法语和意大利

语之间的普罗旺斯语，但那是不符合实际的。设想中的两种语言的界限，也只能依惯例划定。

但是我们在现实之中，也能常常发现，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常见的。就像

在广东地区内，说粤语是极为常见且频繁的，而一旦出了广东地区，语言便会一下子过渡到

另一种语言，普通话也好，闽南语也好，总之不是粤语。那这是怎么来的呢？索绪尔指出，

因为有些不利的情况使这些觉察不到的过渡无法存在。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因素是居民的迁移。

而居民的迁移，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最为常见，在这些地方，许多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来

来往往地移动，来往频繁，而经济发达的地方，存活时间相对来说更为长久，经过几个世纪

的积累，这些迁移把一切都弄混了，在许多地点，语言过渡的痕迹都给抹掉了。他所提出的

例子，便十分典型。他认为印欧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语言在一开始有十分密切的关

系，从而构成了一连串延绵不绝的语言区域，我们可以把其中主要的几个大致结构拟出来。

他认为，从特征上看，斯拉夫语跨在伊朗语和日耳曼语之间，这是符合这些语言在地理上的

分布的。同样的，日耳曼语可以看作斯拉夫语和克勒特语的中间环节，克勒特语又跟意大利

语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意大利语正处在克勒特语和希腊语之间。这些语言的适当位置都是

十分显而易见的。但他又说道，例如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界线，就可以看到有一种没

有任何过渡的突然的飞跃。双方互相冲突而不是互相融合，因为中间的方言已经消失了。而

这些，都是地理之中的社会要素在起着重大作用。在从前，战争和迁移都是十分常见频繁的

事情。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在我们不知道的许多年前，他们都曾迁移，

都曾发动战争，彼此争夺领土，这些都是曾经的历史。而现在比邻而居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

人已经不是当初的互相接触的居民，他们之间那些过渡的方言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失了，

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没有什么过渡的界线，让人感觉是两种语言

之间突然的飞跃，让人产生一种“语言是有自然界限”的错觉。从这个例子中，我又不禁猜

想到，我现在认为的汉语和英语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和界限，是否也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过渡

的一种语言已经消失在历史上，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呢？这就要交给历史来回答了。从这些例

子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中社会要素的影响。

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这些社会要素的国家与城市之间，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表现得更

为明显。正因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不管是和平的迁移、人们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暴力的

战争，人们都能产生更多的交际。而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在这些地区，语言来

往频繁，两种不同的语言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过渡语言，有些保留下来，并流行至今，

我们还能发现并且学习；而有一些因为各种的历史，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而在一些

经济较为落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这些社会要素的影响之下，便大多数属于索绪尔认为的

极端地带，可以一下子指出，这是说什么语言的。但是这也是因为社会要素的影响之下，该

地区较为封闭，也不能说明语言有着自然的界限。地理中的社会要素能清晰地解释出语言没

有自然界限的原因，对语言的发展至为关键和重要。

语言学是一门庞大而又复杂的学问，在这门学问之中，地理语言学又十分关键。正如索

绪尔认为，我们有权利简单地认为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这是因为地理上的



分割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语

言学的路途上，地理语言学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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